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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 他们在辛苦忙碌
夜已经沉沉地黑了下来，多数市民都与家人

温馨相聚，另外一些人却还在辛苦地忙碌着，9
点，10点，11点，甚至凌晨两三点或者更晚。是他
们的辛苦劳作，使我们这个城市在夜间也没有停
步，使我们的生活得以正常向前，使我们的一些需
求得以保障和实现。让我们走进这些深夜劳作的
岗位，走近深夜劳作的人们，体验他们的艰辛，感
受他们的平淡，记住他们的身影，感谢他们默默无
闻的奉献……

策划统筹：刘春兰 陈锋

火车站检票员
一晚接车一晚接车百余列百余列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文/图

11日晚上 10时许，绿城的夜空飘着绵密的细雨，寒
风不算刺骨，但也驱使着路人加快回家的脚步。

此时，郑州火车站第六候车大厅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旅客们密密麻麻地坐在座位上，或低声私语，或闭目养
神……不远处，身穿蓝色制服的火车站检票员穿梭忙碌
于几个检票口。

“湛江开往北京的K158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清晰
的喇叭声过后，旅客们迅速在4号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
检票员雷阳一手拿着检票钳，一手接过旅客手中的车票，
两眼扫视票面信息后，迅速地在车票上打孔。“检票时，须
集中精力把票上的信息看准确，否则会影响到旅客出
行。”她告诉记者，检票的程序虽然简单，但是责任很大。

话没说完，又一列火车进站，雷阳迅速走向另一个检
票口。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她3分多钟检了100多张
车票，平均不到两秒就得检一张。“我们南区小组有11个
工作人员，主要负责4个候车厅。忙起来，几个小时都顾
不上喝口水。”她说，最忙时，一晚上得连续接 100 多列
车，一辆列车就得检好几百张票。

凌晨零点，进站的列车略少了些，雷阳微微欠了一下
身体，趁机活动活动手腕。“雷阳，赶紧到无障碍通道，把
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旅客送到站台。”没有片刻休息，她
手中的对讲机里又传来了新的任务。

送完重点旅客后，雷阳又赶回第六候车厅，等待下一
列火车进站。“我们值夜班都是晚上7点半上班，早上8点
半下班。最难熬的是凌晨四五点钟，困得直想找个小棍
把眼皮支起来。”她笑着说，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8
年，每个月都要值七八个夜班，已经习惯了。

熬夜苦，受委屈更苦。其实，日常工作中，检票员常
会遇到一些态度不好的旅客，挨骂也是常有的事。“挨了
骂，我们也绝不能还口，旅客出门在外也挺不容易，而我
们的服务就为了让旅客顺利安全出行。”采访临近结束，
雷阳告诉记者，检票员的工作单调且工作量大，容易产生
烦躁情绪，也希望更多的旅客能够理解和支持这份工作。

街头的哥
随时迎候随时迎候夜归人夜归人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夜里 11点 15分，出了单位大门刚站定，就有一辆空
车驶了过来，这在白天或晚上 9点以前是很少见的。开
门上车，记者也开始零距离走近夜班出租这一行业。

“去哪里？”“丰庆路国基路口。”司机师傅熟练地拐上
了桐柏路。此时车流稀少，马路显得异常安静和宽阔。
车速很快，司机小王年龄不大，攀谈一阵后，他就打开了
话匣子。他说自己 25岁，商丘人，在郑州生活 6年，开出
租两年多，包的车，一直开夜班。

因为工作，小王的作息是颠倒的，晚上6点接车开始
工作，早上6点交车回家休息。说起干夜班出租，他头头
是道：“我喜欢跑夜班，白天生意虽然比晚上好，但车多，
路况复杂，开着费心。晚上的道路可以敞开了跑，一般能
挣个300来块，去掉气钱、租车钱，净落一百多块，如果能
接个长途活，那就挣得更多。”对小王来说还有另外一个
现实问题：跑白班要交 140元的租车钱，晚上只要 90元。
但是晚上最怕的就是碰见“醉鬼”，“有的人上车时很清
醒，可走一段就开始吐，车弄脏了直接影响下面的生意。”

小王说，大部分夜班出租的工作都是这样的，12点
前在路上找活，12 点后就各找中意的地儿开始“趴活”
了。“大都是在酒店、娱乐场所、都市村庄这些地方。”小王
喜欢去都市村庄，“生意好的娱乐场所、酒店，现在停车等
活儿都开始收费了。”“火车站？晚上让去，但是得排队。”

小王一般 12 点多要再去吃顿饭，之后就开始“趴
活”，“一顿饭花个 20块钱左右。吃饭的地方不固定，看
拉客人到哪个地方，随机选择。”

奔着目的地，小王从桐柏路上农业路、再转丰庆路，一
路上畅通无阻，真有点兜风的感觉。收音机里的歌声一直
在响。“没有生意时，听听收音机可以打发时间。”小王说。

虽然是一个人在郑州，但小王平时花钱的地方也不
少，“钱不经花，一年也就是带回家两万块钱。”一年到头，
他只有过年的时候回老家待上四五天，剩下的时间，每天
夜晚都开着车穿梭在郑州的大街小巷。

出租车到达目的地时，11点38分，比平时快了近10分钟。
城建提速

挑灯夜战挑灯夜战赶工期赶工期
本报记者 王文霞

记者来到新郑州站时，已是晚上 9 点半。
一路东行，城市的灯光渐渐暗淡下来，而这里却
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紧张、有序的施
工景象，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干劲让记者为之
一振。

建设者正为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地下广场工
程忙碌着。作为配套市政工程的一部分，此项
工程涉及 1号线、5号线和市域线新郑州站、西
广场地下空间开发三个项目。为保证高铁站房
的顺利投运，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要在10月底
完成主体结构建设。工期要求紧，而且这三项
工程都处于新郑州站下方，加上新郑州站也在
施工中，双方交叉施工，施工难度很大。

几天的秋雨，让工地一片泥泞，记者深一脚
浅一脚来到总调度室的值班室时，见到正在值
班的电工王龙，他负责工地上所有的发电机和
照明设备，责任重大。王龙告诉记者，他们晚上
分成两班，以确保用电安全。“上后半夜班最难
熬，犯困时就出去走走。”

13 米的深坑里，工人们有的忙着做模板，
有的扎钢筋，有的打混凝土桩……没人注意到
记者的到来，头顶上 6个巨大的塔吊来来回回
忙着运送钢筋。50多岁的储勤洲正给一个塔
吊装切割好的钢筋，记者问他一个晚上能装多
少，他憨憨地笑着说，没数过，反正一直没闲
过。“累吗？”“不累，能早日把工程做完就高兴。”

现场总工袁明波告诉记者，晚上有 600多
人在工地上施工。从 5月进场以来，他们一直
都是24小时施工，节假日也没有休息过。工人
们绝大多数家都在外地，一直也都没有回去
过。林家瑞是轨道公司的现场代表，他们有 3
个人吃住在现场，随时解决遇到的问题。

月光如水秋夜凉，在这个3万平方米的场地
里，他们默默地为郑州美好的明天奉献着，一如
他们平常的每一天，而这些努力凝聚起一个城
市奋勇向上的力量。感谢这些可敬的建设者。

22：10，记者来到位于紫荆山路与
二里岗南街交叉口的市邮政局市内分
拣局。虽然已是夜晚，这里却是一片繁
忙。在一排排蓝色的信件分拣架前，众
多身穿绿色邮政工装的分拣员正在熟
练迅速地分拣信函。

34岁的苏丽已在这个岗位干了 10
年。坐在特制的高凳上，苏丽从一大堆
信件中麻利地拿出一摞信，迅速开始分
起来。她指着分拣架上一个个“方格
子”告诉记者，她要把这些信件按照邮
寄地址分放到 18个“格子”里，这些“格
子”分别代表着全市 18 个邮政投递分
局。虽然每个“格子”并没有标注分局
名称，苏丽却能凭感觉快速准确地分发

信件。“干时间长了，我们都牢牢记住了
每个分拣格子代表的分局名称。”苏丽
解释说。

“我们这是粗分班，只负责把信
件、包裹等分到 18 个分局，到夜里 11
点半后，还有细分组的员工要上班，把
信件、包裹分到需投递的各段道，他
们最晚会工作到清晨四五点。”50 多
岁的粗分班班长忻惠民告诉记者。
这位 30 多年工龄的“老邮政”谈起分
拣业务如数家珍。他介绍，粗分班平
均每天要处理八九万封信件，多数是
商业信函。在分拣员岗位上干了十几
年的赵梅谈起感受风趣地说：“每到
12 月底，我们整个大厅堆的信件、贺

卡、包裹就像座小山，人埋在里头干
活只露个头，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
都没有。”

由于需处理的信函太多，分拣速度
必须提高。“我们一秒内可以分拣两封
信，有个同事分 500封信只用了 3分 40
秒。”32岁的赵君一边给挂号信登记编
号，一边说。她说，在所有信件中，挂号
信的处理流程最复杂，每封信都有编
码，在每个分发环节都要逐个进行登
记，以便邮寄者查询。

已是深夜 23 点，苏丽和同事们还
在紧张忙碌着，记者不忍心再打扰，与
他们告别。浓浓夜色中，路上车稀人
少，新的一天即将到来。

信函分拣员 常彻夜不眠
本报记者 成燕 文/图

核心提示
巡防队员

巡出都市巡出都市平安夜平安夜
本报记者 宋建巧

晚上 9点，记者见到巡防队员刘伟强和赵
卫华的时候，他俩正好坐在巡防车上准备再次
出去巡街，长年巡防工作使得俩人都有着标志
性的黑脸庞。

“一般情况下在辖区巡防一圈儿需要40多
分钟，巡防车夜间巡防从傍晚6点开始，一直持
续到夜里 12点，夜班步巡的队员工作到早上 7
点。”记者坐上车，刘伟强一边开车一边介绍。

车行至伊河路文化宫路交叉口，被一位姓
胡的大姐拦下，“我家的狗丢了，麻烦你们巡街
的时候帮我找找吧。”赵卫华详细记录了丢失犬
只的体貌特征等信息，“您放心吧，我们路上一
定帮您留心。”

文化宫路98号院门口，巡防车又被一位大
哥叫住，“我们小区里有一个杨师傅，是残疾人，
屋里灯泡坏了自己换不了，可是我没梯子啥的
也没法帮忙。”赵卫华立即下车跟着这位大哥来
到杨师傅家，一时找不到合适工具，够不着灯
泡，热心大哥抱着赵卫华的双腿，将他高高举
起，赵卫华摇摇晃晃扶着天花板换了灯泡。看
到杨师傅身体残疾，生活多有不便，赵卫华从怀
里掏出一张便民联系卡交给他，告诉他以后遇
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中队的值班电话，他们会
及时提供帮助。

“我们有啥事儿都找巡防，人家热心肠着
呢。”听到附近居民的赞扬，赵卫华谦虚地说：

“我们一般处理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谁家水管坏了啊，路上遇上醉汉需要帮助啦，帮
人指个路啦，遇到大事、突发性事件，我们就要
移交警察处理了。”

晚上 10点半，街上行人渐渐稀少，深秋的
寒意阵阵袭来，坐在四面漏风的巡防车上，寒风
飕飕地吹在脸上，记者开始瑟瑟发抖。看到记
者的窘态，赵卫华笑了：“现在这天气还算是好
的，冬天穿军大衣都不御寒，只好在衣服里一层
层地套毛衣、护膝。”即便是这样，工资也不高，
做了3年多巡防队员的赵卫华却没想过调换个
岗位，“我们解决的事儿虽小，但都是老百姓实
实在在遇到的困难，大伙一有事儿就直接找我
们，这种信任让我一直舍不得离开。”

每天早晨起床打开水龙头，我们已
习惯了自来水带给我们的方便和洁净，
可很少有人知道每天晚上疲惫的我们
洗完热水澡准备休息时，依然有这么一
群人在为城市的安全用水而默默坚守
在岗位上，有的一干就是一辈子。

加矾、加氯、快滤、化验室、沉砂池
……深夜，柿园水厂内，记者摸黑来到
这些鲜为人知的岗位上。22：40，沿着
水厂内的沉淀池，记者从制水工艺的第
一道程序加矾车间来到了加氯车间，刚
刚交接班的汪鹤萍开始投入忙碌的夜
班工作中，查看设备运转是否正常、观
察出厂余氯是否合格，填写每小时的数

据统计表。
23：03，在滤池监控分站，正在值

班的年轻小伙子王磊磊说：“从 22:00
到第二天8：00，单点需要取水检验滤后
浊度，双点巡视设备运行情况。”他是
刚分配到自来水公司的大学生，每天
晚上要骑电动车赶到偏僻的水厂上班。

23：20，沿着石佛村乡间小道，记者
驱车 10公里一路颠簸来到石佛沉砂池
水源车间。漆黑的大院里，54 岁的主
值班朱成民和两位同事正坚守在石佛
水源地安防监控系统前。朱成民在制
水一线岗位已经干了 31年。“夜班每天
16:00接班，第二天 8：30下班。”朱成民

告诉记者，晚饭都是工人各自从家里
带来，在微波炉里热热凑合着就是一
顿饭。

凌晨 1:00，记者结束了采访，而这
些水厂一线的工人们还在各自的岗位
上忙碌着。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还以为
水厂夜班工人工作很清闲，近距离走近
他们后才发现，在每个人值守的 8个小
时里，他们几乎一刻都不能停歇，不是
要统计数据报表，就是到厂区巡视，不
是去观察水情，就是到取水点取水化验
水质。正是他们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
但责任重大的工作，才有了全市人民每
天的安全用水。

安全保供水 一刻不得闲
本报记者 张丽霞

夜里 9 点，正是全家围坐共享天
伦，或呼朋唤友叙谈友情的时候，而在
夜幕笼罩下的郑州市动物园，陪伴夜班
饲养员路志飞的，只有清风、明月、林子
和犀牛、大象、河马、长颈鹿四种不会说
话的动物。

听说记者要采访值夜班的饲养员，
市动物园办公室工作人员小罗一下子
就想到了 25岁的路志飞。小路给人的
第一印象是腼腆、踏实，毕业于郑州牧
专的他，在干了两年业务员之后，选择
了应聘到市动物园做一名饲养员，除
了白天与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工作，夜
里还要照料犀牛、大象、河马、长颈鹿四
种动物，包括为动物加餐、观察记录它
们的健康状况、保证动物安全在笼等。

在小路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他与
犀牛房一墙之隔的宿舍，四周除了静寂
的园林，空无一人，房间里弥漫着动物
馆舍中特殊的气味，没有电视，小路唯
一的消遣是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小
路说，一年来，除了外出吃饭，他大部分
时间都在园子里。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虽然每天清理馆舍的粪便在外人看来
有些脏，但是工作稳定，一个月有 2000
元左右的收入，而且照料这些庞然大物
其实很单纯，内心相对比较平静。“犀牛
的角其实是软的，长颈鹿既优雅又神经
质，大象能一口吃个囫囵冬瓜。”聊到
动物的特性，小路如数家珍。

每天晚上 10 点前，小路都要对四
个馆舍逐一巡视一番，检查馆舍的铁门

是否安全、动物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一
旦发现动物精神不振，如长颈鹿躺倒之
类的症状，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治。在偌
大的市动物园里，每天夜间至少有六七
个像小路一样的守兽人，多年以来，由
于有了他们的细心照料，市动物园未发
生动物意外出笼、贻误病情等事故。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
节。”这四句话，也许正是小路工作和生
活状况的写照。

守护着喧嚣都市里难得的一座自
然乐园，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方净
土，这也许是像小路一样的守兽人工
作的意义——恬淡而又平静，寂寞而
又诗意。

深夜动物园 寂寞守兽人
本报记者 裴其娟

23:00，城市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但陈
砦蔬菜批发市场里依然灯火通明。

23:00，也是菜贩苏小琦、武欣夫妇交
接班的时间。

“一眨眼都 7 年了，虽然赚钱不多，但
这里肯定要比老家好，起码能让孩子接受
好的教育。”武欣说，18岁从老家出来，就一
直在陈砦蔬菜批发市场做土豆批发，7 年
间，自己买了房，成了家，生了孩子，总算是
在郑州站稳了脚。

由于市场主要针对郑州本地客户，最
忙的时间是从凌晨两点开始到夜里七点，
其余的时间苏小琦夫妇可以清点清点账

目，顺便唠唠家常。
丈夫苏小琦言语不多，但数起成堆成

袋的土豆，显得认真而细致。“干我们这行
没体力不行，每天能睡上 4 个小时就不错
了！”苏小琦一边清点土豆，一边向记者

“诉苦”。
看着市场里三三两两赶着深夜来批发

的菜贩，武欣感觉，相比往年，今年的钱不
太好赚。“一斤土豆批发价也就在 5毛到 7

毛之间，一斤就赚几分钱，算上烂掉的土
豆，赚的就更少！”扒开堆在最外面的几袋
土豆，武欣告诉记者，这些土豆放的时间比
较长，快要烂掉了，得赶紧处理掉，能少赔
就不错了。

“为了帮客户搬运土豆，我们请了三
个长工，一个长工每月得开 3000 块。”武
欣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的物流成本几
乎翻了一番，人工成本也涨了不少，土豆

的批发价却和往年差不多，利润寥寥。为
了节省人工成本，夫妇俩的父母也都过来
帮忙。

和土豆打了 7 年交道，武欣说自己一
直琢磨着“转行”，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
能做蔬菜批发，因为技能不多，也因为对土
豆太熟悉。

和很多来郑闯荡的外地人一样，武欣
爱郑州，也愿意把家一直安在郑州。提起
家里两岁的孩子，武欣脸上重新挂上了笑
容，她计划着，孩子能上郑州最好的小学，
最好的中学，然后上最好的大学，可以选择
他自己喜欢的职业。

菜贩夫妇菜贩夫妇 能能睡睡44小时就知足小时就知足
本报记者 覃岩峰


